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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孤军营”在一起的日子里（3） ! 叶君琰

! ! ! !当天晚上我们都没有睡好觉，心中一直
感到不安，好像有什么灾难就要发生似的。第
二天一清早，我们就去了孤军营。起初门口站
岗的白俄不让我们进去，我们拿出了工部局
发的出入证，再三和他们交涉。因为一年多来
他们已和我们熟识，最后还是放了我们几个
人进去。其他手持参观券的人，一律被拒之门
外。营里的气氛相当紧张，因为昨天夜里租界
联络人又送来了租界当局停止孤军营对外开
放的通知。谢团长宣布从今天清晨开始绝食，
直到斗争胜利为止。所以我们进营时，看到孤
军将士们一排排静坐在操场上。谢团长看见
我们进来了，马上叫伍杰连长劝我们赶快回
去，怕连累了我们，不好交代。我们坚决不肯，
说：“我们好不容易进来了，既来之，则安之，
我们不怕的。”我们就和将士们坐在一起。抬
眼四望，孤军营四周瞭望台上都架起了机关
枪，白俄哨兵的人数也比平时增加了一倍。

绝食的滋味当然不好受。挨到中午时，还
有饥饿的感觉，到后来只觉得头昏身子软，其
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了。孤军合唱团为了鼓励士
气，还不时地带领大家唱军歌。到了下午，有几
个年老体弱的战士晕了过去，被抬进了大礼
堂，躺在长凳上。伍连长让我们去照顾那些晕倒
的人，其实是找个借口让我们离开现场。我们走
进礼堂，用冷手巾敷在他们的头上，隔几分钟
再换上一块。其间，伍连长几次催促我们回家。

挨到天快黑了，我们也只好回家了。临走
时我们对伍连长说：“明天早上我们还会再
来，一直到事情解决为止。如果看门的不让进
来，我们会站在胶州路围墙外面等着，就在两
个瞭望台中间的地方，这样白俄不容易发现
我们。有什么情况，你们用纸包块石子丢出
来，我们可以给李先生或《正言报》送信。”说
完，我们依依不舍地拖着疲倦的身子回家了。

晚上我和妹妹躺在床上，相对无言，但彼
此都感觉到，孤军营目前形势险恶，日本鬼子
已将他们视为眼中钉，非要拔除不可。鬼子现
在还不能直接进入租界，只有对租界当局施
加压力，首先切断孤军营对外的联系。

内外配合：递消息快速送报社
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去了孤军营，走到胶

州路海防路附近，看到马路上站着许多老百
姓，他们都伸着头，向围墙内张望着。我们想
按照老办法混进营去，站岗的白俄无论如何
也不同意。我们见交涉无效，只好退了回来，
走进孤军营对马路的一个市民家里，问他们
孤军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市民说：
“昨天晚上租界当局派了好几个人来，要孤军
营停止绝食。官兵们坚决不答应。那几个人火
了，就下命令切断水电供应。战士们气极了，
拿了棍棒就往外冲，和白俄警卫发生了冲突，
白俄警卫也朝天开了枪。当时营里乱哄哄的，
又是火把，又是蜡烛，我们真替他们担心啊。
后来还是谢团长和几个连长，把大家的情绪
稳定下来，要求租界当局派人来谈判，否则他
们就静坐绝食到底。”海防路上的老百姓纷纷
议论，说官兵们从昨天开始就不吃不睡，现在
又断了水，天气这样热，叫他们怎么过啊！

我们知道今天是无论如何进不了营门
了，就跑到昨天和伍连长约定的地方去坐等。
时间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过去了，围墙内没有
一点动静。我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便派人
到胶州路两头的岗哨附近去探查，只见瞭望
台上仍架着机枪，白俄哨兵们面向营内一动

不动，好像等待着命令随时准备厮杀似的。
直到下午!点钟，在我们坐的马路街沿背

后，突然听到有块东西撞在居民家的墙上，然
后又掉到了地上。我们连忙转身去看，果然，
一个不大不小的纸团掉在墙脚边。我们几个
人赶紧跑过去，打开一看，里面包着一卷照相
胶卷，和一封《告上海市同胞书》，加上一张便
条，要求“速送正言报社”。

我们拿了这些东西，立即朝外滩方向跑。
到了正言报社，找到了我五姨的一位当记者
的朋友，我们请他尽快把照相底片冲出来，和
《告上海市同胞书》一起见报，这样可以向租
界当局施加压力。那位记者朋友安慰我们说：
“你们不要着急。我们正在写现场报道，你们
送来的东西，正好能和我们的报道相配合，明
天就可以见报。另外，国民党地下组织也正在
和租界当局谈判，我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解
决的。你们辛苦了，快回家休息吧！”

回到家里，我身心已疲惫不堪。晚上，仍
然无法入睡，牵挂着孤军将士们：他们已经两
天两夜没吃没睡了，还能挺得住吗？

抗争获胜：进营门再见众官兵
次日一早起来，我们首先去买《正言报》，

却发现上面并没有登载孤军绝食的报道，也
没有我们送去的《告上海市同胞书》。我们感到
非常困惑。清早在报社是找不到人的，还是先
去孤军营看看吧。我们快速赶到胶州路，一路
上静悄悄的，不见人影。走到海防路转角，同
样很安静。再抬头看瞭望台，架着的机关枪不
见了，白俄哨兵也恢复了原来的人数，背着步
枪在台上踱方步呢。是孤军营放弃了绝食吗？
不，绝对不可能，肯定是租界当局让步了。我们
飞快向营门奔去。果然，门口的白俄守卫，二话
没说，和往日一样，笑嘻嘻地让我们进去了。

进门以后，只见将士们都在各自忙碌着，
看见我们这几个女孩来了，他们快步地迎上
来和我们打招呼。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不用
说，孤军营胜利了！我们也不由地欢呼起来。
进了孤军剧团办公室，他们才告诉我们：“昨

天晚上，租界联络人和李先生等人来到团部。
租界联络人正式向谢团长道歉，说这是个误
会，希望我们停止绝食，今后孤军营仍和过去
一样对外开放。”租界联络人走后，听李先生
告诉谢团长：“我们一知道这情况后，马上就
和租界当局进行谈判。海防路、胶州路的群
众，也纷纷打电话或写信向各报社反映，增加
了我们谈判的分量。开始时租界当局的态度
还很傲慢，并为白俄守卫辩护。我们拿出了
《正言报》准备刊登的照片和《告上海市同胞
书》以及相关报道，严正告诉他们，如果今天
不把问题解决，明天一早就见报，让全上海的
人看看你们是如何对待被非法囚禁的国军官
兵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软了下来，同意孤军
营按原来方式对外开放。”

战士们热情地说：“伙房因为我们三天没
吃饭，昨晚特意为我们准备了美味的稀粥和
白馒头。我们给你们留了一些，你们快去尝尝
吧！”正说着，炊事班的人已把热气腾腾的馒
头和稀粥送来了。我们早上急于出门，没吃早
饭，于是就不客气地坐下大口吃起来。

这时谢团长的传令兵来了，说：“团长有
请几位小姐，你们吃完了上团部来吧。”听到
谢团长请我们，我们自然很高兴，吃完早饭就
立刻去团部。谢团长已在会议室里等我们了。
看见我们进来，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面带笑容
地对我们说：“请坐，请坐。”谢团长虽然精神振
奋，但他脸上掩饰不了因连日绝食留下的痕
迹———本来就深陷的眼眶，陷得更深了，眼里
布满了血丝，脸色发灰，两颊边的骨头显得愈
加突出。谢团长说：“我代表全体弟兄们向你们
几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为你们的勇敢，为你们
和我们同甘共苦，表示钦佩和感谢。”谢团长
说得那样诚恳，使我们十分感动，又有点不好
意思。我们只不过做了应该做的事罢了。看到
谢团长非常疲劳，我们只得简单汇报了这两
天胶州路海防路上的情况，然后就告辞了。

虽然这次绝食斗争取得了胜利，孤军营
照旧开放，但我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不幸的事
还会接踵而来，心中隐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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